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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鈴聲響起時，郭冬明正趕著

牛車回家。

“您好，是郭冬明先生嗎？”電

話那頭是個陌生男子的聲音。他“嗯

”了一聲，那邊便接著道：“是這樣

的。您之前在我們平臺借了一筆錢，

現在還款期限到了，我是來……”

沒等對方說完，郭冬明就要掛電

話，他雖然五十六歲了，可沒那麼好

騙。近些年，城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鄉村也跟上了步伐。郭冬明所

在的村子稍顯窮僻，步伐邁得慢了點

。儘管如此，郭冬明的手機可不比城

裡人慢，這種新聞屢見不鮮了，多麼

低級的詐騙手段啊，他才不會上當呢

。沒想到，對方接下來的話，讓他如

遭雷擊。

對方說了一個日期，也就是半個

月前，往他的銀行卡上打了一萬元。

事實上，那天他的卡上確實憑空多了

一萬元，時間完全吻合。

郭冬明當時想，肯定是人家轉帳

轉錯了，很快他就接到電話“證實”

，既然弄錯了，當然要把錢還給人家

，便按照對方提供的帳號轉了一萬元

過去。

本以為這事到此為止了，現在看

來，是計啊。郭冬明趕緊報了警，一

番調查，原來，是他的身份資訊暴露

，被騙子以他的名義向網貸公司申請

了貸款，再打電話來上演一齣“轉錯

賬”的戲碼。警方說這種情況追回錢

款幾乎不可能。

防詐騙的宣傳在村口的大喇叭裡

迴圈播報，郭冬明的事例被當成教案

編了進去，村上人人都知道了這茬事。

這一天，離他被騙大概過了兩個

多月。已經過了農忙時候，午後，他

閑得在院子裡頭曬太陽。

“郭叔，在家呢。”

聲音挺耳熟，郭冬明抬眼一看，

認出是東村頭老劉家的三兒子，年少

時沒個正經，三年前倒是鐵了心出去

打拼了，也不知道做什麼，難得才回

來一趟。“這不是劉奇嗎，你啥時回

來的？”

“沒幾天。”劉奇說著進到院子

，“叔，聽說你被騙了一萬，錢追回

來了嗎？”

提到這糟心事，郭冬明“唉”了

一聲，“一時輕信，就當買個教訓吧

。找我有事？”

“當然，沒事怎麼能來打擾叔？

”劉奇“呵呵”乾笑兩聲，隨後一本

正經道：“去年不

是修了座安定橋嘛

，就鎮外往城裡去

的。你要是閑著的

話，後天一早趕著

牛車到橋上來回走

，半天給你 200元，

怎麼樣？”

“有這樣的好

事？”郭冬明皺眉

，有點不敢相信。

“當然，幹不

幹？”

“幹！”

到了約定的那

天，郭冬明早早就

趕著牛車往安定橋

走。橋是去年翻新

的，比較窄，雙向

兩車道，大概有三

四百米長，中間畫

了醒目的雙黃線。

這段路線相當

偏僻，平時人跡罕至，郭冬明上橋遛

了好一會，都沒看見第二個人影，也

不知道過了多久，才聽見身後有鳴笛

聲。一眨眼，一輛小型貨車便從他左

邊超過去了。

巧了，前方下橋處突然從旁邊躥出一

個人，看那制服，是個交警。

這段路他以前也走過，倒從未遇

到過交警。郭冬明隱約看見貨車司機

從駕駛室出來，和交警交涉了一番，

還未等他走近，就回駕駛室開著車走

了。

郭冬明雖然不會開車也不懂什麼

交規，但腦子還算靈活。他意識到，

肯定是貨車司機違規駕駛被交警逮住

了。他突然反應過來，貨車司機的違

規，肯定和自己有關，劉奇找自己來

，價值就體現在了這裡。

可是司機違規去交警中隊處理，

他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難道是“警

民合作”抽分成？郭冬明被自己的這

個想法嚇了一跳。

等他趕著牛車下橋時，那交警已

經退回到路邊。

按照劉奇的意思，下了橋就可以

走另一側回頭了，郭冬明也確實這麼

做了。早上基本沒有往鄉鎮的車，所

以這段回頭路，他只看到對向開過去

了兩輛車，自己車道只他悠哉一人。

第二回、第三回都沒有車輛追上

來，郭冬明是在第四回過去快下橋時

被一輛載送工人的麵包車超過的，不

出意料，和剛才的司機一樣被前方的

交警攔了下來。這會兒離得較近，他

看得清清楚楚，那司機掏出手機，對

著交警的手機掃了一下。

郭冬明大膽猜測，交警的手機上

是個收款二維碼，不存在去交警中隊

處理，是私下拿錢解決。交警和劉奇

肯定是一夥的，要不然看他來來回回

溜達，不來管他才怪。

麵包車絕塵而去，郭冬明望了一

眼那個交警，往日在他心中高大威武

的形象瞬間矮了一截。他的心裡有點

糟，面上還是雲淡風輕，悠閒地趕著

他的牛車，也終於從交警那飄來的字

眼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原來橋面上畫了雙黃線，是不能超車

的。而他的牛車慢吞吞，占了整條道

，急著送人或送貨的司機怎麼忍得住。

交警表示要扣下他們的行駛證，

讓他們去交警中隊處理。交警肯定要

下班後才會把行駛證帶回去，也就是

最快第二天才可以處理。等不起，那

就只能塞錢了。

當然，這些道道是郭冬明後來才

知道的。眼下，一個上午倒也這麼過

去了。他數得很清楚，交警一共攔下

了十三輛車，至於是不是全部塞了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點很奇怪，以往見交警查

酒駕什麼的，都有警車停在旁邊，這

會兒除了人，根本看不到有車。

郭冬明又有了個大膽的猜測……

午飯過後，劉奇出現在了院子裡

，他笑得一臉春風，把兩張紅票子塞

給正在剔牙的郭冬明。

“這麼快就結錢啊。”郭冬明也

露出笑容，把錢揣進口袋，試探著問

：“下午不用再去了嗎？這錢好賺得

很，怎麼不繼續蹲點呀？”

“風險大啊，萬一交警真來的話

，就完了。各處流動，見好就收，懂

？”

果然是個假貨啊。郭冬明暗自腹

誹，臉上卻堆起笑容，“下次還有這

樣的好活，記得找我啊。”

“一定一定。”劉奇說著就出了

院子。

機會很快又來了。大概半個月後

吧，郭冬明接到劉奇電話，讓他翌日

下午去老地方趕牛車，他自然如約而

至。

頭頂豔陽高照，郭冬明伸手擋了

擋太陽，隱約看見湛藍的天空上，似

乎掛起了一張網。

收回目光的同時，身邊有車輛呼

嘯著超了過去，不無意外地被前方的

“交警”攔了下來，不無意外地在一

番談話後掏出了手機……

閃著警燈的警車突然出現在視線

裡，真正的交警來了。郭冬明分明瞧

見，天上掛著的那張網，朝著假交警

兜頭蓋了下去。

那是一個整了套行頭假扮交警詐

騙的團夥。他們利用司機過路急切的

心理，鋌而走險，多地作案。也遇到

過理性的願意去交警中隊處理的，那

他們就沒轍，只好改了態度讓對方下

次注意，這樣的事和人也不多;多半

都是得手的。

他們往往只在一個點蹲兩三個小

時，由於流動性強，倒也是瞞天過海

，直到這次碰上了郭冬明。

沒錯，那天劉奇走後，郭冬明就

報了警。

早在劉奇第一次找上門時，郭冬

明就留了心眼，哪有趕個牛車不做什

麼就白得兩百的事。地上會有陷阱，

但天上不會掉餡餅。

事出反常必有妖。

郭冬明當場決定應下，看看那葫

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後來，即便有

所猜測，沒有確定之前也不敢輕舉妄

動，以免打草驚蛇。再後來，裝著見

錢眼開的樣子，以求繼續合作，給警

方通風報信。

劉奇以為郭冬明被騙了一萬元，

就會昧著良心也去幹那種騙人錢財的

缺德事。說到底，劉奇他就是那樣的

人吧，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要是這世上再沒有騙子，該多

好哦。”郭冬明拍了拍牛背，如是感

歎。

擋路的牛車

蹭空調
祥子開了一家甜品店，店鋪不大，就幾張桌子，但因為地段

好，生意還算紅火。可最近祥子遇到了一件煩心事。

正值酷暑，一個老頭天天到店裡蹭空調，一坐一整天，可祥

子怎麼也趕不走。那老頭振振有詞地說：“你不能趕我走！我付

了錢，有權慢慢消費。”祥子聽了，也沒辦法，只好無奈地走開

了。

這之後，老頭依然我行我素。店員方姨見狀，便小聲對他說

：“老闆，我有辦法，讓我試試？”祥子想想就答應了。只見方

姨端著茶，走到老頭旁邊，笑了笑，坐了下去。老頭瞪了她一眼

，起身換了張桌子，可方姨也跟了過去，寸步不離。

就這樣過了三天。這天，老頭剛進店，還沒坐下，手機就響

了。他一聽，臉色突變，匆匆離開，一整天，老頭也沒出現。方

姨一拍手掌：“成啦！”祥子不解：“咋回事？”方姨說：“我

打聽到老頭住在附近，他老婆是醋罎子，就故意坐在他旁邊。你

想他老婆知道了，還能讓他再來嗎？”祥子豎起拇指，誇道：

“高手啊！”

第二天，祥子正在招呼客人。只見那個老頭被一個老太揪著

耳朵走了進來，老頭痛得齜牙咧嘴，沖著祥子說：“老闆，我是

不是每天在你店裡只是蹭空調？”祥子沒好氣地說：“是啊，大

爺每天來我小店，每天就點一杯飲料，然後蹭一整天空調。”

老太聽了，這才鬆手說：“哼，諒你也不敢拈花惹草！”說

完，她拉著老頭一屁股坐下，繼續說：“不行，我還是不放心，

今後我陪你蹭空調。老闆，來兩杯果汁，三塊錢那種……”

女神的心意
阿坤是個大學生，他苦苦追求小玉半年，可小玉既沒接受

，也沒拒絕，為此阿坤很是苦惱。

這天，阿坤想約小玉出去玩，小玉卻說已和閨密約好在野

外遊玩。阿坤不禁在宿舍裡長籲短歎。室友卻對他說：“其實

這也是一個機會。”阿坤不解地問：“為啥這麼說？”

室友說：“野外趣事多，如果你給她發微信，她能及時回

復你，還願意與你分享趣事，那就說明她對你有意思啊！”

阿坤覺得有道理，於是試著用微信跟小玉打招呼，沒想到

小玉竟然秒回。阿坤不禁喜出望外，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聊得

不亦樂乎，一旁的室友說：“我說得對吧，這肯定有戲。”

過了一會兒，小玉給阿坤發來一個二維碼，說：“不好意

思，我這個月的生活費沒了，和閨密吃飯沒錢付帳，你先幫我

付一下唄。”

阿坤立刻幫小玉付了款。可在這之後，小玉就再也沒回復

阿坤了，阿坤鬱悶地說：“看來小玉是為了讓我付那頓飯錢，

才跟我聊得火熱的，等利用完了，就把我拋棄了。”

室友在一旁安慰道：“或許她有事要忙，才沒來得及回復

你呢。”

過了一會兒，小玉的消息就來了。阿坤一看，那是一張截

圖，上面顯示，小玉後來發給他的消息，旁邊都有紅色的感嘆

號。室友拍拍阿坤說：“你看，野外信號差，前面的消息沒能

發送成功，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

不料，阿坤盯著截圖，幾乎要哭出來了，室友疑惑地問：

“你咋還不高興？”

阿坤指著截圖，苦笑著說：“你看這聊天框的上方，她給

我的備註名是……‘備胎2！”

這天，許仙發現白娘子是蛇後，要

離她而去。白娘子問道：“官人，你為

什麼不愛我了？”

許仙也不言語，擼起衣袖，只見他

膀子上文著一個“怕”字。白娘子明白

了：許仙因為她是蛇精很害怕。人蛇殊

途，她只得含淚離去。

過了不久，許仙回想起白娘子的好，又

來示愛。白娘子說：“你不是怕我嗎？

還在身上文了字！”

許仙趕緊說：“我何時怕過你？我那是

愛你！不信你看。”說著，他又擼起衣

袖。白娘子驚呆了，原來許仙膀子上文

著的不是一個字，而是兩個字——“小

白”。

見許仙把自己的乳名文在身上，白

娘子心軟了，兩人重歸於好。許仙很得

意：“怕”字變成“小白”，只是因為

我圓潤了。

可惜好景不長，不久白娘子被法海

壓在了雷峰塔下。許仙寂寞難耐，便向

小青示好，小青驚道：“官人，你不是

喜歡姐姐嗎？”

“不，其實我早就對你情根深種了

，你瞧……”許仙說著，將衣服撩起，

只見他腰上文了個“情”字。

小青撇撇嘴：“你文個‘情字不能

說明什麼，你對別的美女也可以留情呀

！”小青拒絕了許仙。

過了段時間，許仙又來找小青。幾

日不見，許仙又胖了。他說：“小青，

我是

發胖也有好處

有個商人新婚不久就出遠門做買賣

，沒幾個月就賺了大筆的銀子。不久又

租了房找了個臨時的太太，還生了個兒

子。可外邊的日子再好也得回家去，家

裡畢竟還有個明媒正娶的呢！就這樣，

商人帶著寶貝兒子回了家。

快到家門口了，商人把兒子先托給

鄰居照看，然後才進了家門。

夫妻見面，太太噓寒問暖之後，就

說：“你一個人在外邊，誰惦記你的冷

暖饑寒啊。”聽太太這麼說，商人趕緊

登梯子上房說：“是啊，一個男人只知

道做生意，哪會過日子啊！”

“是啊，”太太歎口氣說，“你就

是又找個人，只要她能關照你，我也不

會說什麼。”商人趁熱打鐵地說：“找

個人容易，可要生個孩子呢？”太太痛

快地說：“那還不是情理之中的事，誰

生的也是管你叫爹不是？”話說到這份

上，商人還有什麼好隱瞞的，就把自己

的事說了一遍。太太不但沒惱，還讓商

人趕緊把孩子抱回來。

商人感動極了：“男人不容易，可

女人也一個樣啊！她要是有個人關心著

，生個一兒半女的，也不為過啊！”太

太聽了眼睛一亮說：“我要那樣你不生

氣？”商人還沉浸在對太太的感激之中

，順口說道

出軌的夫妻

我的房子一直在出租，前一個租戶剛搬走，我就在報上

登了招租廣告。月租 800元，一次性付半年。電話響了，一

個中年男人說：“我想租房子，租半個月，行嗎？”

我愣了一下，說了一句“開什麼玩笑”，接著便掛斷了

電話。沒過 5分鐘，電話又響了，還是他打來的，我直接

掛斷了，從沒聽人說租房子只租半個月的。

中午，我正在吃飯，守門的大爺說外面有人找我。我匆

忙吃了兩口就出去了。

一看，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很矮，腿有點瘸。

他說：“我就是那個打電話只想租半個月房子的人。”

我轉身要走，他說：“我媳婦和孩子要從鄉下來，我一

直告訴他們，我住的房子特別好，有電話和洗衣機，如果

你能租給我，那就太感謝了……其實，我是想讓他們娘倆

知道，我在城裡過得不錯，他們只住半個月就走。”

我愣住了，心裡酸酸的：“你是做什麼的？住哪兒？”

“我在火車站擦皮鞋，腳不方便，能幹什麼呢？我住在

浴池，晚上，幫他們看門，他們就讓我免費住宿。”

我把鑰匙給了他。

他說：“謝謝！這是400元錢，你收著。”

我說：“算我送一個人情，半個月後，我再出租吧。”

接過鑰匙，他笑了。他妻子來了，一個黑胖的女人，嗓

門很大。他向妻子介紹我：“我的老客戶，總上我那兒擦

暖心的短期租客


